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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剧场’所催生的戏剧，总处在有待完成的进行状态——它可以被当作人们在一起不断试图

描绘世界过程的一张张草稿。它因此难以被视为商业产品或个人化的作品。草稿剧场被我从民间剧

团“草台班”近年的实践中提升出来，它不是一项形式主义的剧场实验，而更关乎文艺中的生产关

系——我们为什么需要剧场？但它仍从形式：空间、表演、个人与集体、现实与诗意等路径来具体

展开和探索。民间原生态的草台班子，意味了更生动的空间形态，是草稿剧场的立足点；主要由普

通人而非剧场专业人士参与的探索和拓展的剧场工作坊，是它的主要实践方法。它强调身体力行过

程中的不断涂抹、描画和呈现。戏剧若是社会史的一部分，草稿剧场则希望在当下环境中积蓄迎向

未来的积极能量。” 2022年11月29日，赵川在“当代剧场艺术”系列讲座中如是定义“草稿剧

场”。这一戏剧实践显然是针对现今戏剧市场上普及化的商业剧场而言，流水线般的生产方式似乎

令剧场丧失了活力和能动性，每场演出只是职业演员在一次次重复剧本和导演的主张，演员的主动

性微乎其微。

常规的商业剧团基本遵循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每次演出几乎没有差别，与流水线上的产品无异。

他们通过在正规剧院或者戏剧节上卖票给观众获得收入，观众则正襟危坐在大剧院柔软舒适的椅子

上观剧，很少能和演员或剧组有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但“草台班”却是中国剧场图景上特殊的存

在，作为民间剧团，他们通常由普通人参与剧场工作坊而形成带有独特个体和集体色彩的作品。他

们的演出也基本是非牟利的免费演出，散落在非正式的场地中，意图建构开放式的公共空间。

“草台班”这一称呼本身就极具空间感和历史感，意指民间的、流动的戏班，因此赵川和他的同仁

们创立的草台班本身蕴含着对空间的改造。如果历史中的草台班只是流动的、面向公众的戏班，那

么赵川的草台班对空间的利用则更进一步。一方面，他们缺乏资源、资金而无法使用专业的排练和

表演场地，因此演出大多是在非正规的、免费提供的、临时改造的空间里，如工厂、工人剧场、大

学剧场、咖啡馆、美术馆等。另一方面，这样的操作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把控空间，为空间所束缚

而失去自主性。相反，正因为表演场地的“业余性”，他们可以逃离审查，因而可以更加自由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在赵川称之为“拉练”的巡演中，草台班总是“在路上”，去往各个城市演出，在

不同的空间里与大众、与社会进行互动、争辩，企图通过剧场构建相对开放的自主性的公共空间。

免费的演出也有机会面向更多观众，比如在深圳演出的《世界工厂》，许多无法支付昂贵剧票的工

友也赶去观演，并参与每场演出后长时间的演后谈论（即赵川提出的“演后剧场”）。这种反商业

的剧场也得益于他们挪用传统民间草台班对空间的理解。此外，他们还会每年组织免费讲座和工作

坊，面向普通群体，通过不同的方式拓展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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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年11月29日，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与《嘤鸣戏剧》举办

的“当代剧场艺术”系列讲座中，赵川以“草稿剧场”这一介于“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术语

来回顾和反思草台班自2005年成立以来近二十年的戏剧实践。之所以强调这一模糊边界，是因为草

台班致力于打破边界，他们的演出也都以“业余”的演员为主体，以工作坊和集体创作为方法，以

体制外的表演空间为基地。赵老师的讲座主要围绕他定义中的剧场形式展开探讨，包括空间、表

演、个人与集体、现实与诗意等，并结合他自身与草台班自2005年以来近二十年的创作阐释草稿剧

场的定义。本文既是对本次讲座的小结，也是我个人对草台班创作模式的理解和认识。



草台班的绝大部分成员，所谓“业余”演员，也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职业演员对表演的理解。赵川

在各个场合都强调过，表演是为了澄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回应“为什么要表演”这个基本问题，

即赵川提出的“逼问剧场”。他认为这一问题无法在商业剧场进行有效探讨，因为那里的演出多是

职业演员的职业需求。而在草台班，谁都可以成为演员参与他们的演出，许多演员其实都是以往看

过他们演出、参与过演后谈的观众，他们在得知草台班的运作方式以后，也希望通过“业余”的表

演方式，与草台班成员一起进行集体创作，了解自己的身体、记忆以及自己与外界社会的关系，这

样一来，表演于他们而言是一种主动参与的过程。这也是赵川为什么排斥“素人”这个称谓，因为

这是站在专业者、当权者的角度来指称业余演员，从而否定业余演出的能动性与可能性。

  《世界工厂》演出现场 ©️ 赵川

 《家园》排练现场 ©️ 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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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台班的演出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对他们而言，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草台班的每个

戏都是以工作坊为基础，通过集体谈论、辩论、互动最终形成作品，所以他们是“因人成戏”，每

次演出演员如果不同，呈现的演出也会有所差异，因为作品是每个个体的思考集成的结果。当代中

国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和个性，忽视了集体的创造性，而人毕竟是社会动物，我们的每个行为，如

聚一次餐，演一场戏，都在创造集体，只有在集体中存在才变得有意义。

集体创作的过程也就形成了一个“小社会”，由于演员都来自社会的不同圈层，生活背景各有不

同，草台班工作坊中观点的碰撞和交锋就会凸显出来。在这里演员不仅在了解自己，也在了解集体

中的他者，理解在自己未知的社会角落发生的事情。这些探索过程本身也是一次次“草稿”的涂

写，最终形成一次演出，而每次演出都会因演后谈中与观众的互动而发生变化，最终每一次演出都

是一次“复写”，在羊皮纸上抹去旧的观点，创造新的记忆，一遍一遍呈现现实与表演的关系。草

台班成员和剧场观众也在一起创造一个更广阔的集体，去反思现实，构想一个剧场中的乌托邦。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草台班所催生的戏剧有别于流水线式的商业生产化演出，而是一种进行的过

程，是“人们在一起不断试图描绘世界过程的一张张草稿”。他们的工作漫长而有节奏，《世界工

厂》进行了四年的筹备，经过多次讨论、走访、调研才成戏，两轮拉练巡演中，草台班接触了很多

工人，包括深圳的富士康。应工友观众的建议，他们还走进工厂演出，草台班的成员有的甚至选择

留在深圳与工友们合作，给工友们做工作坊和培训，最后这些工人有了自己的“北门工人剧团”，

自己学会了做戏，他们的演出《我们的故事》还在深圳一个戏剧节上得了奖。

草台班可以说是中国剧场中的“异类”，它反对商业化、体制化的演出，立足于民间，招募业余演

员，面向普通观众，演员和工作人员都义务劳动，演出反商业化，通过工作坊、集体创作、演后剧

场的形式来探讨个人与世界、与集体的关系，拓展表演的可能性，展望剧场如何形构社会的未来，

为过去或是未来提供另一种想象的图景。（完）

赵川，跨越剧场、文学、电影等多重创作领域，也介入艺术评论与策划，是2005年开始的民间剧

团“草台班”的共同创建与主导者。他执着于探索艺术与社会实践如何交织——什么是其中的个

人、集体、身体、思辨、纪录与诗意。参与集体创作、导演和演出的作品包括：探索当下青年生存

状态的《草芥》系列（2018-2019）、关于底层困境、革命史和未来探讨的“社会剧场三部

曲”（2006-2017）：《世界工厂》、《小社会》与《狂人故事》等。已在海内外出版包括《激进

艺术小史》（2014）、《不弃剧场》（2021）、《另一场聚会》（联合编撰，2021）等多种书

籍。

草台班通过聚会研讨表演、剧场及社会议题，做富实验性的集体创作；多年来不拘一格地利用各种

场地进行排演、交流，并策划“文化站”讲座系列和名为“拉练”的长途巡演等。草台班鼓励普通

人投身剧场，关注基层问题，强调剧场与周围生活的积极关联，不断塑造出流动的公共空间，催生

思辨、讨论和诗意想象。剧场作品包括《草芥》系列（2018-2019）和“社会剧场三部曲”（2006-

2016）。疫情时代以来，草台班又展开了《家园》（2022）、《蛤蜊岛》（2021）等一系列新的

关乎个人处境与时代关联的调研和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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